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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人的声音：《饥饿的女儿》与 
《紫色》的女性身份构建 

 

姚溪，向天渊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重庆，400715) 

 

摘要：女性身份构建是中美女性主义成长小说的内容核心和叙事重点，在《饥饿的女儿》《紫色》中体现为边缘

人的声音。《饥饿的女儿》强调女主人公生理、精神、性爱层面的郁结，这与《紫色》强调黑人女性被困于种族、

性别、阶级而无法抒发自我的困境是相似的。两部小说均采用饥饿叙事构建出边缘人身份，但不局限于单纯地还

原或呈现。在此基础上，两部小说通过女性欲望言说和个人生态诉求解构旧有身份的同时塑造新的文化认同，以

此达到边缘人发声的目的。在女性主义风靡的当下，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角度重读这两部小说，有

助于了解特定背景下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真实需求、复杂经历和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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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与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紫色》是表现女性角色身份构建的中美当

代女性主义成长题材小说，两部小说都表现出饥饿写

作的意识：微观层面上，主人公饱受因阶级、肤色、

性别、畸形的出身背景而带来的憎恶和歧视，日积月

累，形成生理与精神饥饿；宏观层面上，个人的饥饿

与国家、民族的劫难紧密相关。由此，私人化的家庭

叙事空间延展到了家国背景，饥饿表达与救赎可被理

解为边缘人身份的构建。同时，两部作品都试图创造

出带有理想色彩的新女性形象，她们通过表达女性欲

望和个体生态诉求为边缘人发声。《饥饿的女儿》和《紫

色》都着墨于女主人公对自身身体与身份的思考。提

倡性别述行理论的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

“‘身体’绝非仅仅是生理层面的血肉之躯，也是同样

受权力话语钳制，在内外压迫中成形的社会概     

念”[1](76)；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尝试从女性主

义角度解释女性作家的写作，故而提出“书写女性身

体，女性用身体书写”[2](26)的主张，强调女性身体书

写具有杂糅性、流动性、多义性。在《紫色》一书中，

艾丽斯·沃克结合妇女身体与身份的物质性和话语性

塑造出女性真我，比如以一群独立的黑人女性取代传

统文本中男性父权代表作为启蒙者形象；再比如，将

同为工业男权社会从属物的自然和女性联系到一起，

创造出万物平等、性别平等的泛神世界。而虹影则在

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直接勾勒出少女对身体

与身份的困惑、愤怒与激情。此类身份思考，尽管多

以质疑、反叛、挑战、冲突等方式展开，但其目的不

在于让男性沦为他者、女性成为独裁者，而在于让女

性重返自己的身体，重塑自己的身份，毕竟旧有的身

体场所是父权所定义、压制下的表达空间。她们的写

作不仅讨论女性处境，还在探索身份的同时引入了族

群关怀和寻根意识。 

 

一、饥饿表达：边缘人身份构建 

 

社会身份的概念被简·斯崔克(Jane Stets)和皮

特·巴特(Peter Burke)定义为“个人在不同社会活动中

扮演的不同角色”[3](228)。也就是说，身份会发生变更，

而“自我”作为多重身份的叠加与重组，是通过身份

交替得以体现的。换言之，身份的流动性决定了身份

构建必须多元且具有一定的变化。因此，身份之构建

并不等同于身份堆积的结果，而是包含建构、解构、

重构在内的动态过程。在《饥饿的女儿》和《紫色》

的文本中，表面的身份构建表现为女性群体对自身认

知的改变；内在的身份构建则表现为女性人物对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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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等一系列微观政治符号的探索，具体表现

为她们追寻身世，拥有旺盛的求知欲，甚至质疑自我

与他人存在的意义。虹影和沃克从“饥饿”入手来构

建身份，包括生理饥饿、精神饥饿、性与爱的饥饿，

从而挖掘出边缘人的痛苦。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中国并未诞生过独立的女

权革命。女性主义作为一门学说被介绍到我国，其中

就包括沃克实践的黑人女性主义(Black Feminism)和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虹影作为英籍华人女作

家受到女性主义的感召，但是《饥饿的女儿》是基于

个人生命体验的独立创作，因此，这部小说中的女性

意识是潜性的、朦胧的，却也直观表达出 为迫切的

女性诉求。《饥饿的女儿》以主人公六六的成长故事唤

醒大众关注历史中的性别文化，特别是“文革”以后

边缘人文化的残缺。尽管虹影在《饥饿的女儿》里提

及诸如“出走”“身体”“看不见的父亲”等传统西方

女权话语，但作品更多的是艺术地还原了中国父权制

和儒家文化对底层人的权力渗透，即她在沉默中爆发

出一个当代弱女子的饥饿怒吼。 

六六出生于后饥荒时代(1962 年)的重庆南岸贫民

区，“饥饿”如同基因一样被刻印在她的血肉里。她出

生时便因为遇上青黄不接的全国大饥荒而发育不良，

后来又因为食物短缺而身材瘦小，虽好食肥肉，却如

何都胖不起来。生理饥饿似灯光下膨胀的影子，六六

平日里全靠忍耐度日，然而长期营养不良的身体生出

“逃离饥饿”的欲望，于是她进行了尝试：要了两个

大肉包当作十八岁生日礼物，借与历史老师隐秘的亲

密行为宣泄积攒了十八年的激情。事实上，母亲把“大

肉包”污蔑为“死人肉馅填塞的包子”，并被勒令扔掉；

六六对历史老师无望的爱在书中被解释为“原本只是

同病相怜”[4](219)。自此，逃离生理饥饿宣告失败。与

此同时，她意识到精神世界的荒芜或许才是导致饥饿

的根本原因。六六在全家反对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学习，

反映了她渴望社交、渴望外面世界的心理。在小说的

后半部分，六六的私生女身份被证实，文本也因此回

归身份思考的原命题——“我是谁”。 

“我是谁”被禁锢在生理和精神的束缚中，精神

饥饿是生理饥饿的根源，生理饥饿则是精神饥饿的延

续。“非婚子女”“女性”“下等人”等标签绑缚着她，

内心的叛逆和外部强加身份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导

致结尾处六六毅然出走。然而，“出走”不是将过去种

种抛之脑后，而是源于“自己患上了弱者才有的逃离

病”[4](227)。此时的二度逃离是为了逃离精神饥饿，而

精神饥饿被虹影置换为“一种精神病症”，通过“出走”

这一病理表现，六六将多重身份统一为“我是我”。如

疯如魔的病患形象是作者对自我本质的认知，经由写

作而成为摆脱权力约束的性与爱的欲望化身，即该角

色表达出女性(无论是何种身份)被压抑的欲望诉求—

—不为人知，也无法被男权解读。此处的“性”不是

指她对与异性接触的渴望，而是对自我身体、性别、

性需求的了解欲。由于营养不良，六六的第二性征并

不明显，全无二元论标准下的女性美感。但她乐于审

视身体，并关注家中其他女性的身体。 终出现在文

本中的是他者对他者、女性对女性凝视下真实的胴体

——多次生育的母亲，“乳房如干瘪的布袋，腰臀因为

常年工作已变形，手脚却像个男人”[4](93)，病态的自

己“苍白，消瘦，嘴唇无血色”[4](94)。除此之外，母

亲的逃婚、出轨以及六六的通奸、堕胎都因为复杂而

合理的缘由在故事中呈现为一种女性处于弱势地位时

理所当然或被逼无奈的举动。尽管这些是男权社会中

的妇女悲剧，但也是女性逃离婚姻、生育、家庭的方

式，归根到底，是短暂逃离“饥饿”的手段。正如生

理饥饿来自精神饥饿，性欲望也来自爱欲望。爱欲望

不仅是寻求情感的完满或弥补童年与少年的家庭缺

憾，也是求知、求同、求理想的实现。六六的结局是

离开家乡后再度回到家庭，短暂停留后又一次离开。

虹影并未说明六六的饥饿是否得以解决，但她却表示

“文本自身便能拯救生来饥饿的心灵”[4](322)。更泛化

地说，《饥饿的女儿》就是解救饥饿女性的方法，因为

它倾诉出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生理饥饿与精神饥

饿的现实，表达了女性的性欲和爱欲，回应了饥荒年

代以及在此之前的女性饥饿感。 

《紫色》中的饥饿概念除开物质上的贫穷与精神

上的焦虑，还包括因肤色和种族而产生的困惑。有别

于《饥饿的女儿》混沌状态女性意识的表达，沃克在

撰写《紫色》前已明确提出妇女主义(womanism)这一

主张。她认为：“妇女主义者有别于女权主义者，专指

有色人种女性主义拥护人士，也指泼辣、敢做敢当，

充满好胜心和行动力的黑人女性。”[5](407)在酷儿文化

里，“紫色”本来象征女性私处和同性恋爱，但在沃克

的表达中，“紫色”被作为妇女主义的代表色[5](408)，

寄托了解决两性冲突和化解种族矛盾的愿景。《紫色》

中的女性人物困于黑人父权的束缚，后者一方面认为

白人的种族剥削十恶不赦，另一方面又模仿白人父权

制对女性进行压榨，以此为自己获得无实际作用的“权

威”，即使“权威”的获取方式只是毫无人性地打骂、

强奸、买卖家庭中的妇女和儿童。“家庭”在文本中喻

指施暴场所，家庭中的女性作为生育承受者和劳动承

担者以及被施虐对象，苟活于父权和种族的双重阴影

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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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被要求常年累月地隐忍和服从，尽管这种父

权标准一开始属于强制性思想灌输，但到后期，已经

被内化为女性主动接受的价值输入和集体记忆，因此

西丽已默认从属身份并试图将既有价值观传递给下一

代。例如，当继子向西丽抱怨自己无法管好老婆时，

经历过继父和丈夫家暴的西丽建议继子采用殴打的方

式来驯服儿媳。但当西丽给出建议时又深感不安，并

在致上帝的信里忏悔自己的言行。此时的西丽处于浑

浑噩噩的失语状态，她无从表达亦不知如何表达。但

随着朋友对她的启蒙，之前所感知到的难以名状的不

安在独立意识觉醒的过程中寻找到了发泄口——不安

源于自己所处的边缘位置。西丽意识到“我非我”，所

谓的“我”只是父权制思想捏造的理想女性奴隶，这

样的奴隶身份不仅源自白人至上的奴隶制度和殖民主

义，还源于男性给女性贴上的工具标签，即女性被规

训为失声的劳作者和生育机器。而男性作为“主人”，

有权交易自己的女儿或妻子。“我非我”是一种饥饿表

达，或者说，饥饿是自我认知的表现。因为生理饥饿，

西丽希望赚钱补贴家用，而在赚钱时察觉到黑皮肤女

人也可以走出家庭；因为精神饥饿，西丽偷偷摸摸地

读书写信，从而加入了真诚、自爱的女性社群；因为

性和爱的饥饿，西丽和莎格坠入同性恋爱，建构了女

性在经济、感情、身体上彼此独立又互助的亲密关系。 

“紫色”意指全新的西丽，也象征为达成平等有

爱的男女关系而进行的温柔变革，有别于推崇暴力反

抗。沃克将黑人女性的主体性放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进

行讨论，尝试走出单维的抗议表达，从而获取更开放

的女性视角。饥饿促使西丽跨越“边缘”和“中心”

的边界，寻找到完整性，并成为破壁者。边缘感产生

于对身份的模糊认知，西丽的三重身份——美国人、

黑人、女人——彼此之间的欲望需求可能互相隔绝甚

至冲突。这样的矛盾要求美国黑人妇女在内部群体中

寻求身份认同以便形成自我，于是，通过姐妹互助传

递的女性对女性的启蒙，成为身份转换的关键，并赋

予了她们挑战的勇气。单一社群的独立王国看似自由，

但是其神秘和抽象的本质仍未逃脱被他者化的宿命，

因此让黑人妇女从容走进现实势在必行。沃克在坚定

自我立场的基础上，主张采用淡化政治意识、突显人

性复杂性、剖析群体的潜在话语等途径在小说层面解

决饥饿问题，由此可以推理出：《紫色》旨在强调性别、

阶级、种族、信仰的融合而非割裂。综合来看，《紫色》

着重描写黑人妇女性别与种族层面的三重饥饿，可被

细化为因食不果腹和挨打受累而产生的生理饥饿，因

追求知识和追求独立而产生的精神饥饿，其中“追求

独立”意指书写一部纯粹的黑人女性崛起史，以及因

寻找平等而产生的性与爱的饥饿。 

 

二、饥饿拯救：边缘人身份强化 

 

《饥饿的女儿》《紫色》这两部小说均以成长故事

为依托，对具体时代、地域背景下的女性群体进行身

份构建。《饥饿的女儿》并非仅仅刻画女儿(六六)的饥

饿，而是借一个女孩的自我身份思考来追溯民族的饥

饿记忆。《饥饿的女儿》在显性层面详叙了“无法维持

生计的贫民现实生活，并以此铺展开家国大事的潜文

本” [6](2)。六六一家的相逢与离别，记录了她们如何

从国共内战走到“大跃进”，又是如何从大饥荒过渡到

“文革”， 后走向 20 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开放。由此，

饥饿表达不再局限于女性欲望，而是人的自我拯救。

六六本就是饥饿的化身，置于小家层面，她代表在尴

尬境地中无法自救的一家人，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忍

受，继而泄愤，然后麻木， 后又回归到忍受状态；

置于国民层面，当饥荒降临时，吃成为头等大事，却

又因为物质资源匮乏和家人流散，人的精神上的创伤

再度加深，陷入情感荒芜和安全感缺乏的境地。规则、

尊严消失，谎言、私欲盛行，饥饿让人们舍弃曾经被

奉为圭臬的伦理道德。西丽的饥饿属于 20 世纪三四十

年代生活在美国南方保守乡村的黑人女性，彼时她们

整日操劳并忍受着白人的种族歧视和黑人男性的性别

压迫。而第一次女权主义运动中涌现的诸多权益主张

仅仅关注受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并未惠及黑人

女性。《紫色》的创作背景则是 20 世纪 70 年代，受第

三次女权主义运动、黑人运动和生态运动的影响，《紫

色》不仅揭露困境，呼吁改变，还借西丽的人生故事

理性地还原了诞生于 20 世纪初的下层黑人妇女如何

走向新生，以此启发当下的黑人女权思考。 

饥饿代表被压抑的食欲、色欲、权欲、渴望、追

求等，呈现为因吞食无用的“精神食粮”而产生的苦

闷心理，以及为寻找另种物质或非物质的食粮而产生

的反叛行为。为解决“大跃进”及“文革”期间的危

机，诞生了诸如样板戏这样政治意味强烈、美感单调、

思想浮夸的文化产物，而这类原本用以填补心灵的文

化食粮反而因为不切实际和过于强权而对国民形成精

神高压，让人陷入因饱受挫折而更加压抑的窘境。活

下去的本能和活不下去的现实唤醒了饥饿感，也驱使

人逃离多重饥饿，构成了《饥饿的女儿》“围困→逃离

→回归→再次出走”的叙事逻辑。与之相似，《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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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传统美德无法解救 20 世纪初的美国黑人妇女，并将

她们抛入自暴自弃的境地。以西丽为例，她在小说开

头默认自己的商品属性，保持沉默，毕竟顺从才是黑

人家庭妇女的美德，因此她把《圣经》名言“在患难

中要忍耐”奉为真理。但忍耐并未给予她回报，相反，

强化了一种自我认知——过于软弱，无法与夫权、父

权相抗衡。由此可知，女性身份的定位一直存在，但

当民族记忆与其定义和自我定义产生冲突时，定位则

显得飘忽不定。受外界影响，对定位的妥协态度或逆

反心理转变为饥饿感。即便身体饥饿得到满足，精神

饥饿的创伤却难以弥合，这就导致人处于后饥荒状态，

即超我为本我让步，肉体欢愉取代食物来填饱口腹，

秩序或将消亡，狂躁抑郁的官能感受主宰个体行为。

这与父权文本反复刻画的歇斯底里的女性气质不谋而

合。当显性和隐性的反叛行为、身份烦恼、时代困局

一致时，女性的颠覆性言说，譬如“神经质”和“情

绪化”的表达，一方面可以洗净男权对女权的污名，

另一方面足以冲击男权理性规范，并指明是什么创造

了男权逻辑，为人们走出饥饿提供解决之道。因此，

妇女在苦难背景下已经被潜移默化为“与饥饿、文学

政治、身体政治、革命相关联的群体”[7](241)。 

饥饿给予六六和西丽的启示是不一样的。对前者

而言，正是意识到饥饿，才需要逃离饥饿，所以逃离

心态在开篇便显示出来，而之后的文本是追溯六六为

何迫切想离开原生环境，这才引出对三重饥饿的具体

描述。对后者来说，西丽在接受启蒙后才意识到自己

的饥饿，并以此为转折点，在后续叙事中塑造独立的

性别身份。两者的差异与中美同主题小说的历史、文

化背景有直接关系，《饥饿的女儿》描绘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饥荒年代，其物质水平之低下和全民情

绪之恐慌是《紫色》难以相提并论的，这样的背景促

使六六逃离。再看《紫色》所表现的 20 世纪初期美国

社会对黑人妇女的身份的异常敏感，长期以来的贫困

与暴力让女主人公怯于表达，因此西丽对饥饿的认知

是无声的、滞后的、片段式的。两位主人公逃离饥饿

的方式却大相径庭，六六逃离的初衷是远离政治文化

氛围进而成为完整的人，所以她从内部走向外部，此

外，表露饥饿亦是表达对整个时代宣传的失望和指责，

但不见得是批判某一阶层或具体人物；西丽践行从外

到内的逃离途径，并不向主流观点过分靠拢，而是追

溯民族传统，形成独特话语体系，建立平等的对话关

系，这就避免了被男人或白人代言的可能，也有利于

黑人妇女走出边缘区。 

 

三、父权祛魅：女性欲望言说 

 

欲望与身份、物质、本能相关联，在文学作品中

成为一种叙事角度。但有别于单纯停留在“肉身颠覆

终极意义”[8](304)的纯欲望表达，或“以个体经验反拨

宏大叙事”[9](25)的激进写作方式，《饥饿的女儿》和《紫

色》将欲望看作身份思考的线索，并考察各种泛政治

概念与社会制度中的女性欲望。六六和西丽作为欲望

言说的主体，借欲望表达进行着政治实践和批判反思。

我们姑且将两部小说中的欲望表达分为生理和精神两

大方面，其中生理欲望主要反映女性个体或群体的生

命体验，展现为大篇幅且细致的性器官(子宫、乳房)

审视和性经历描写，被遮蔽的女性原欲也就在文本中

显山露水；精神欲望侧重于强调成长过程中女性意识

的萌发、蜕变和定型，以及影响她们欲望表达的因素，

包括但不限于解构父权神话，创造女性文化，回归母

权话语。下文将探讨两部小说中关于父权祛魅和女性

亲密关系塑造的欲望表达。 

传统父权文本倾向于将人默认为男人，女性隐身

在字里行间，要么超脱为无情无欲被神圣化的“圣女”，

要么堕落为多情多欲被动物化的“欲女”，要么成为只

拥有单一情感的“恶女”“怨女”“痴女”等。总之，

现实女性在父权神话书写模式中被排除在文本之外。

女性欲望表达旨在颠覆神话，撕碎伪装，摧毁附着于

女性的父权话语，于是，《饥饿的女儿》和《紫色》通

过“无父→寻父→弑父→与父亲和解”的书写路线祛

魅父权。 

孤儿意识根植在六六内心，她终日挣扎于“无父”

状态。结合六六的身世看，生父和母亲的婚外情带给

她耻辱，养父与她保持着陌生人般的距离，历史老师

这个心理上的父亲以自杀的方式与她告别，三位“父

亲”均加深了六六的心灵创伤。而在六六的理解中，

父亲的缺席导致她失去庇护，遭受凌辱，于是开启了

“寻父”的旅途。“寻父”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弥合“无

父”的创伤，也是为了彰显她的欲望，所以六六所寻

的并非血缘层面的父亲，而是精神父亲，确切地说是

能平息其内心恐惧的“父亲”。生父是六六回答“我是

谁”问题的关键，十八岁生日当天的父女相见使她了

解了自身精神焦虑的根本原因，完成了形式上的身世

探寻。历史老师是六六的秘密情人，同时也是六六潜

意识中的父亲替代人。换句话说，历史老师在与六六

的亲密关系里存在着被凝视、被估价的嫌疑，在恋父

情结的作用下，后者视前者为“救命稻草”[4](168)。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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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后者而言，前者只是被动的倾听、安抚、亲吻行

为的施与者，从没承认过情人或“父亲”身份。随着

历史老师毫无征兆地自杀，精神父亲的形象土崩瓦解，

六六重返“无父”困境，这意味着六六“寻父”的努

力归于徒劳，同时陷入另一极端——“弑父”。处于“无

父”状态时，六六曾声嘶力竭说“让亲属悲痛欲绝悔

恨终生，我却不给他们任何补救赎罪的机会”[4](72)；

遭遇历史老师身亡后，她再次说“这个世界，本来就

没有父亲”[4](224)。六六以宣判性话语对“父亲”进行

消解，呼应了弗洛伊德“弑父”理论阐释的反权威精

神[10](84)。精神父亲作为男性权威的象征之一，在《饥

饿的女儿》的前期欲望表达中发挥了引导功能。但伴

随“寻父”和“弑父”矛盾的加深，女性意识开始占

上风，后期叙事逐渐消解父亲权威，父亲形象也得以

重建。当六六重新回到家乡，对着生父的墓碑，终于

找寻到父与女 原始的亲情关系，六六完成了实质性

的身世探寻。 

“父亲”在《紫色》中既指社会概念上的父亲也

喻指上帝(天父)。西丽的生父原是一位安分守己的黑

人商人，后因生意兴隆遭到白人的仇视，被吊死在树

上，导致寡母弱女辗转他乡。为了养活一家人，西丽

的母亲改嫁给流氓阿方索，而这位继父霸占财产，强

奸继女，又在西丽丧失生育能力后用以物换物的方式

将她转手给鳏夫。作为一名基督徒，为了摆脱“无父”

的心理困扰，西丽向天父寻求帮助，委屈、愿望、愤

怒等都借用书信告诉全知全能的上帝，并相信唯有遵

循《圣经》的指引才能获得慰藉。上帝的现实原型就

是传统上流白人家庭中的父权领袖，投射到西丽心中

形成一个“白人老头”的智慧形象。可是，和上帝同

面孔的白种男人正是造成西丽悲剧的始作俑者。那么

黑人男性是否能够充当上帝？事实上，西丽蒙受的

大苦难恰恰来自自诩为黑人女人庇护神的黑人男人。

继父和丈夫掌控她的自由，甚至决定她的生死。因此，

上帝既不是有着征服者、掠夺者、教化者面貌的白人

男人，也不是信仰强权，言行粗暴，冷酷无情的黑人

男人。“寻父”计划宣告破产，写完 55 封致上帝的书

信之后，西丽意识到上帝并未予以回应，反倒“像认

得的其他男人一样：轻薄、健忘而卑鄙”[5](121)。西丽

放弃追逐男性上帝，反而转向女性亲友寻求帮助，与

女友们的通信让西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于自身，

并 终完成从树状态向人状态的过渡。“弑父”的实质

是西丽实现了自我价值，父权及上帝光晕的消失意味

“弑父”行为的结束。此时，西丽揭开内心崇拜对象

的真面目——上帝是自然界中一切光辉的体现。临近

尾声，黑人男性也摆脱了种族及性别约束，丈夫主动

要求重建平等的夫妻关系，自此，男权与女权之争得

以和解。 

 

四、同一与分裂：女性关系塑造 

 

父权神话遭祛魅，原定义的主客体关系被改写，

女性不再仅仅是他人欲望的俘虏。拉康提出假想：男

人在进入男权世界时，以生理“阴茎”为牺牲交换到

象征男权的“阳具”，因此，男人经历了“残缺”，而

女性因为没有“阴茎”，不必经历牺牲、交换，所以女

性更为适应无性别体系，且此体系无损女性气      

质[11](164)。《饥饿的女儿》和《紫色》以女性亲密关系

为切入点，解构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男女性别政治，

发挥女性特质，主要表现为六六母女反叛精神的继承

和西丽与莎格的姐妹情谊。 

母亲是六六唯一的血亲，六六对母亲的天然依赖

投射出近似“前世今生”的情缘，换言之，女儿是母

亲的过去而母亲是女儿的将来。母亲经历过三次逃婚，

分别是包办婚姻、与袍哥的不对等婚姻、为了爱情的

短暂出轨，演绎着为人妻、母、情人的角色，背负着

整个家庭的经济重担和道德枷锁。母亲是饥饿的母体，

并将饥饿从心理上与身体上传递给六六：母亲作为大

饥荒的亲历者，见证了亲人的死亡、社会风尚的荒唐

和国家的贫弱，生理饥饿和精神饥饿成为不可磨灭的

伤痕；作为万夫所指的偷情者，陷入无感情婚姻和有

性爱情的矛盾漩涡，性和爱的饥饿让她无法走出无物

之阵。女儿继承了母亲的饥饿，也继承了张扬的自我

表达，却也如同母亲一样陷入身份认知的困境。但不

同的是，母亲的解放具有局限性，三次逃离婚姻的目

的都是为了追寻幸福，但寻找到幸福时她又缩回婚姻

壳子，到头来破罐破摔，屈服于父权的道德高标。而

永恒饥饿伴随着六六，她的自我不曾被生活的艰辛本

质覆盖，反而更为镇定地表达欲望，以“寻父”和“弑

父”的悖论来批判父权，进而与父母、饥饿、自我和

解。“母亲-女儿”是一切女性亲密关系的根源，对虹

影而言，女儿始于母亲，终将归于母亲。 

姐妹情的极端化体现是女性的同性恋情，是“对

男权统治秩序的根本批判，是妇女组织的一种原   

则”[12](118)。《紫色》中的姐妹群体有着乌托邦式的友

谊：毫无芥蒂，彼此信任，互相扶持。阿尔伯特的前

妻莎格和现任妻子西丽走到了一起，她们从对方身上

获得关爱、尊重。在以姐妹情维系的亲密关系里，莎

格和西丽互为“信徒”和“上帝”，前者引导后者走出

奴性怪圈，热爱自己的身体，获取性的欢愉，后者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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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形成完整人格，并协助前者完成音乐梦想。异性关

系中性与爱的缺失在同性关系里得到补偿，进一步打

造出坚不可摧的妇女联盟，黑人下层女性基督徒们逐渐

意识到“上帝”并非是形象单一的至高无上的拯救者，

而是爱与美的平凡载体，是同伴、爱人、自立又自强的

万事万物。 

女性亲密关系不仅显现出不同女性角色的同一

性，也反映了作者自身的身份分裂，恰如虹影的意识

游离于母亲和六六之间，或者如沃克将西丽和莎格均

塑造为妇女主义的代言人。两组角色一方隐忍、怯懦、

卑躬屈膝(母亲、西丽)，另一方疯狂、激愤、富有创

造力和毁灭性(六六、莎格)，同时双方特质又存在转

换的可能。譬如母亲宣称家中无需男人，与六六控诉

三个父亲负了自己所表现出的推翻父权的冲动十分相

似；再譬如西丽在故事后期咆哮着索取自己对身体和

生活的支配权，只有确认要求得到保证后才变回往日

温柔形象，与莎格逃跑时义无反顾的倾覆性姿态一致。

分裂体现作家所构建的女性身份的矛盾性，默认理性

形象的背后潜藏着威胁与危机。 

 

五、尊重与平衡：女性生态诉求 

 

生态女性主义这一术语由法国作家弗朗索

瓦·德·欧本纳提出，她认为“女性所受剥削与自然

所受压迫有天然的直接的联系”[13](319)，其实质是将女

性与自然放置到特定的语境当中，体现个体生命欲望

探索与反思的过程。虹影借用长江确认六六的文化身

份并彰显生命力；沃克在《紫色》的前期叙事中通过

男性对黑人女性的奴役、人类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概括

出女性与自然共有的被动身份，在后期叙事中，女性

走上独立道路，而自然也恢复往日生机，投射出两者

之间共生共荣的特殊关系。两位作家借用自然体现女

性延续的生命思考、乡土情结、民族情怀，并以此帮

助构建人物身份。 

《饥饿的女儿》英译本题目为 Daughter of The 

River，意为长江的女儿，长江在虹影的小说中无疑代

表着母亲。水近似永生概念，蒸腾化气，气冷腾云，

云散降雨，雨落为水。由此可见，水是生命的起源也

是生命的归所，昭显了虹影轮回式的母女观。水的聚

集体长江多以女性形象出现在小说中，生理方面，河

道形似产道；精神方面，汛期旱期对应女性情感的悲

欢离合。长江赋予人新生和重生的意义，一旦踏进长

江，便是看天吃饭、看水行事，再不论旧有身份，而

长江也对人类一视同仁。《饥饿的女儿》中母亲前两次

逃婚都选择沿江乘船从县城奔到重庆，尔后每每望向

长江都会思念故里，仿佛走进长江便是远离尘世重回

母体；六六则从长江母亲处汲取女性之爱，当她孤独

无依时想象长江环绕着自己，当她挥洒激情时感到长

江在头顶蜿蜒激荡。 

长江在文本中还被赋予其他文化意义。一方面它

是精神故乡的缩影，无尽江水等同于无限回流的生命

力，像极六六永不餍足的饥饿；另一方面它是混杂了

个人诉求的文化想象，江水的循环往复与六六的徘徊

不定是一致的，引导六六从寄宿原罪的家乡/此岸去往

充满未知的远方/彼岸，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的

寻根意识和西方宗教概念“原罪-救赎”。小说中，自

然给予六六的归属感不局限于性别认知，而是对边缘

身份的包容和再塑，过程中反映出的焦虑也不仅是因

为女性身份，还缘于作者作为饥饿儿童和跨文化个体

对于平民和精英文化、东西方文化认知的深层矛盾。 

沃克早期专注于黑人写作，后期受生态女性主义

影响，转而在作品中融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考，

并得出父权制是女性、自然、有色人种的牢笼的结论。

《紫色》正是这一思考的产物。《紫色》讲述的不仅是

一位下层黑人妇女的独立史，也是违背自然规律发展

的乡村毁灭史。在叙事方面，随着情节推动，西丽从

性别觉醒走向思想彻悟，赢得了平等和尊严。反观另

一条叙事线索，小说开头繁荣的非洲农村因为欧洲殖

民者的野心，过度负担种植业， 后陷入绝望。两条

叙事线索相交织，警告世人，人类必须尊重自然，正

如男性必须平等对待女性一样。在符号方面，以树木

为例，西丽被继父强奸后自喻为木头，并将身体被侵

犯之苦痛类比为树木被砍伐之痛楚。通过拟人化描写，

树与西丽一样经历了变化：从干枯瘦弱的垂死形象发

展为嫩芽满枝的新生形象，对应了主人公由依附到独

立、由压抑到自由、由悲观到乐观的变化。树与女主

人公的关系折射出作者的理念，即热爱自然会让女性

变得无所畏惧，凸显了女性与自然联盟的必要。 

沃克认为自然与黑人族群也有着特殊的羁绊。西

丽吟唱的布鲁斯(blues)被称为黑人文化的灵魂体现，

它代替具体言说，成为黑人女性特殊的情感表达。西

丽的梦想家园是一栋树林里的圆房子，其雏形来自非

洲黑人的建房习惯，与象征规章、律法的“方”相对

的“圆”代表同等、和谐，体现了沃克的民族自豪感

和自我肯定。《紫色》借助自然，将黑人女性的身份观

延展为全人类的身份讨论，即共同参与搭建无暴力和

无等级的话语空间，尊重不同社群、自然及自然界中的

生物，不企图占有、操控或指使他人，保障各社群间的

平等互利，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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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语 

 

从女性主义角度探讨《饥饿的女儿》《紫色》中的

边缘人物身份构建，可以发现，两部小说均通过对大

动荡时代背景下边缘女性的饥饿和欲望的描写，还原

出她们的现实困境，刻画出人生百态。在此基础上，

将女性与人性、自然相联系，私人情感与民族喜悲相

融通。以多方面身份构建来呈现人物变化的性别认知，

已成为成长题材小说的特定叙事路线。这一路线在美

国黑人小说《紫色》中鲜明地表现为西丽从怯弱的家

庭妇女到独当一面的社会女性的变化。《饥饿的女儿》

描写了背负着私生子、女性、贫民三重“原罪”身份

的六六如何成长为一位挣脱枷锁的女青年的过程。通

过梳理两篇小说的人文情怀、女性立场以及女性生理

体验和内心体悟等内容，我们发现，中美当代女性主

义成长小说的重点旨趣，都在于描摹以主人公为首的

人物的情欲纠缠、精神奋斗与心理挣扎。通过分析文

本，我们还看到东西不同文化政治背景下大体相似的

女性诉求，其中亦有西方女权对中国创作的影响。毫

无疑问，这样的阐释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更好地理解

中美写作中女性人物尤其是边缘女性人物的身份构建

方式。 

总的来说，围绕中美两部女性主义成长小说进行

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种意义

大致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通过《紫色》与《饥饿

的女儿》的比较，可以增强对美国女性成长小说及其

理论资源的认识，并能够发现中国女性成长小说的角

色构建方式及其对欧美理念的本土化吸收。其二，有

利于发掘中美女性主义成长小说叙事的独特话语及身

份构建方式，为当下中国女性文学创作提供某种参考。

其三，有助于了解中美特定时期的女性尤其是边缘女

性的真实需求、复杂经历和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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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oice of marginal people: fema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Daughter of the River and The Color Purple 

 

YAO XI, XIANG Li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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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ema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has been the core of narration in Chinese and American feminist bildungsroman, 

represented as the voice of marginal people in Hong Ying’s novel Daughter of The River and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Daughter of The River emphasizes the heroine’s painful experience in body, spirit, sexual desire, and emotion, 

which corresponds with the dilemma in The Color Purple that shows black women are forbidden to expres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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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selves because of the pressure from gender, race, and class. Both novels construct marginal identity through 

starvation narration,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mere mimesis or presentation. Based on previous narration, the novels also 

deconstruct old identities and create new cultural identities through female desire expression and individual pursuit of 

eco-friendliness. In this way, the voice of marginal people is uttered. Nowadays when feminism is at its heyday, reading 

the two novels from a comparative and parallel perspective will help understand the real need, the complicated 

experience and self-identity of the women, especially the marginal women under particular circumstance.  

Key Words: Daughter of The River; The Color Purple; desire; identity construction; feminis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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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ouble adaptations of ownership system and state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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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pitalism has alternately undergone two distinguished situations, namely 

prosperity and depression, with Carl Marx’s critique accelerating the adaption of capitalism in itself. Capitalism in 

history has gone through two important adaptations: one is adaptation of ownership, and the other that of state role. The 

two adaptations have, to different degrees, activated the social creativity and balancing capacity, which supported the 

theoretical turning from classical liberalism to neo-liberalism. The adaptations have achieved partial success, but left 

unsolved such tough problems as externalization of cost, which resulted in huge crisis of debt, sharp social conflicts and 

Right-wing Populism. The double adaptations of ownership system and state role are subjected to top-level design. 

Therefore, it’s hard to tell whether it has been a failure or a success.  

Key Words: owner-ship system; state role; adaptation; neo-liberalism; externalization of c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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